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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旭日破，
晓星隐，
七星湖边，
五马拦江畔，
薄雾轻笼，
晨风徐来，
鸟刚鸣，
鱼欲沉；
轻启帘，
霞光入，
一缕晨风人振奋；
早安仙城，
当走起，
丽日古庄园，
百崖大峡谷，
花瓣草尖，
仍可拾珠露；
千年古邑，
绿水仙城，
谱绘诗与远方。

早安，仙城
潘荣全

昨天傍晚，与友人漫步于金海公
园，走走停停、说说笑笑间，最后一抹夕
阳拖着长长的尾巴隐匿起来，夜的轻纱
遮掩住远远近近的一切。此时，万家灯
火已起，路边的灯光拉着长长的影子，
映照着湖面，波光粼粼。我与友人不知
不觉便走到荷花池边，驻足凝望。朦胧
灯光下的荷叶，挨挨挤挤地连成一片，
缕缕的荷香，悠悠地沁入心间，泛起心
底那淡淡的乡愁。

我的家乡——良塘乡坡岭村，四面
环山，我家就在山脚下的一个坡岭上。
村里有两条河，一条大河在村子的外
围，一条小河则穿村而过。小河是村人
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村民们的日常用
水，均来自于清澈的小河。小河旁边是
村民们挖出的一个巨大池子，池子里常
年种着莲藕。池子的旁边，是一块宽阔
的草坪，草坪上挺立着一棵百年古榕，
大榕树枝繁叶茂，常年郁郁葱葱，像一
把巨伞，供村民们纳荫乘凉。大榕树脚
下，矗立着几块奇形怪状的山石，孩子
们最喜欢爬上山石玩耍，山石的棱角被
孩子们的裤脚磨平，石身变得滑溜溜
的。草坪往上走是一个小土坡，我家就
在这个小土坡上。

绿树荫浓夏日长，小时候，在盛夏
的清晨，我最喜欢的就是从家门口一冲
而下，冲到榕树脚下，然后麻溜地爬上
山石，斜靠着石背，嘴里衔着随手捡起
的榕树叶，津津有味地俯瞰着满塘荷
叶。清晨的荷叶，显得尤为精神，那呈
波浪状的边缘，像舞女的裙摆，露珠像
个调皮的孩子，在她的裙摆上滚来滚
去。亭亭的荷花，犹如凌波仙子，临水
而立，随风摇曳着婀娜多姿的身影。满

目的绿令人沉醉，满塘的荷香更令人心
醉。夏日的清晨，我大部分的时光是在
榕树脚下的山石背上度过的。坐在石
背上，悠然地看着大伯大叔们挑着水桶
到小河里打水，看勤快的大娘大婶们提
着大桶衣服到小河边清洗，看小哥哥小
姐姐们赶着牛群羊群到山坡上放牧，看
调皮的小伙伴们光溜溜地在小河里戏
水玩耍。直到奶奶悠长的呼喊声响起，
我才又麻溜地从山石背上滑落下来，染
着一身荷香一口气又冲回家。

我六岁之前的记忆是属于家乡
的，那时候爸爸在县城打工，妈妈带着
我在老家务农。在我的印象里，爸爸
极少回家，只有过节或过年的时候才
回来，妈妈忙里忙外，养猪养鸡养鸭，
种田种地上山砍柴，从早到晚像个陀
螺一样转个不停，极少顾及到我。奶
奶寸步不离地带着我，我就像奶奶的
影子，奶奶到哪我就跟到哪。每天清
早煮完大锅粥，妈妈就扛着锄头到地
里干活，奶奶也背起竹筐到田野里找
猪菜，我呢，蹦蹦跳跳地跟在奶奶的后
面，也去找猪菜。每次走到荷塘边，奶
奶总会摘下两大张荷叶，一张给我当
帽子，一张放在竹筐里。夏日万物长，
猪菜也不例外，田野里到处有猪菜的
影子，很快我们便拔满了一竹筐。为
防止猪菜掉落，奶奶便把另一张荷叶
紧紧地压在竹筐上，另外拔一丛叫不
上名字的野草搓成长绳，把荷叶挷实，
我们就打道回府了。头顶的荷叶早就
蔫了，而且还破了好多个洞，奶奶说荷
叶光荣地完成了它的使命，我必须真
诚地向它道声谢。

20世纪 80年代初，家里很穷，在

我的印象里，除了过节，平日里几乎没
能吃上一颗糖果、一块饼干、一餐饱
肉。所以，我最期盼的事就是去吃席。
每次吃席前，奶奶总要去荷塘里摘回几
张荷叶，把它们洗净、晒干，用菜篮子装
好备用。在村里吃席，奶奶总会带上
我，吃完席，大家把糖果饼干和剩菜打
包回家。碰上去远村吃席，我还小走不
动，奶奶便不让我跟去，自己提着个篮
子装着礼品就去了。每次到远村吃席，
奶奶总是提前几天就唠叨上，我呢，知
道奶奶不久时要去吃席，内心的高兴和
期待无法用语言形容。

奶奶出发的那天早上，我比奶奶
还激动还兴奋，像过年一样，早早地起
了床，跟在奶奶的屁股后面，一个劲儿
地催着奶奶快点出发。奶奶总说不急
不急，太阳还没睡醒。于是，奶奶扫
地，我就跑出家门焦急地抬头望天；奶
奶烧猪菜喂猪，我又团团地转，跑到院
子中央望太阳；奶奶洗衣服，我又在旁
边催着：“奶奶，奶奶，太阳睡醒了，它
起床了，它变大了，它很亮了，你好了
没有呀？”“奶奶，奶奶，你要去很久
吗？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一定要快点
回来哦。”奶奶告诉我太阳下山她就回
来了。好不容易挨到奶奶动身出发，
我就又屁颠屁颠地跟在奶奶的后面，
一直把奶奶送到荷塘边，一路上还絮
絮叨叨地再三交待奶奶一定多给我带
些糖果与肉。

奶奶走远了，我那一整天就像只猴
子一样急吼吼地在荷塘边转来转去。
一会儿跳格子，没劲；一会儿拿根细棍
撩蜻蜓，也没劲；一会儿伸手在荷塘边
摘朵荷花，嗅着似乎也没味道。那天我

不知道爬了多少次山石，也不知道抬头
望了多少次天，但是太阳始终光灿灿地
杵在头顶，一点儿也不挪动半寸。火辣
辣的太阳光晒得我头晕目眩，汗流浃
背，最后在妈妈的棍棒伺候下才不情不
愿地跑回家中。

时光仿佛过了一万年，我仿佛耗尽
了所有精力，才在夕阳的余晖里盼回了
奶奶。所幸所有的等待都值得，奶奶的
竹篮里乖乖地躺着三个荷叶包，我闻到
了伴着荷叶香的浓郁肉香味和糖果味，
迫不及待地打开三个荷叶包：一个荷叶
包里杂乱躺着扣肉、四方肉、蛋卷、叉
烧、花生、鸡肉等；一个荷叶包里躺着豆
腐、莲藕、骨头、黄豆等；最后一个荷叶
包里则是几颗糖和几块饼。奶奶慈祥
地望着我，催我吃吧吃吧。在我大快朵
颐之时，根本没有察觉到为什么奶奶每
次吃席打包的分量总是很足，事后才明
白奶奶每次吃席总是汤菜拌着白米饭，
她的那一份菜一点儿没动，都包在了荷
叶包里。长大之后得知真相久久不能
释怀，每每想起逝去的奶奶便会泪目不
止。

在我五岁半的那年夏天，爸爸说我
要念书了，提前从县城回来接走了妈妈
和我。跟奶奶分别的那天，我偷偷地躲
在荷塘边哭了好久好久。奶奶找到我，
帮我拭去眼角的泪水，牵着我的手慢慢
地穿过那层层叠叠翠绿碧透的荷塘、走
过蜿蜒盘旋的山路、翻过两座大山，来
到大路边，把我送上去县城的班车。泪
眼婆娑中，奶奶与荷塘不断地远去，远
去，直至不见。

我心中慈爱的奶奶以及那片翠绿
碧透的荷塘，从此深深地烙在了心里。

老家山上有一种植物，叶片细长，似
把把利剑，让人望而生畏，通常在半山腰
的矮树林下的石头缝里才能找到它。它
的叶背呈灰白色，正面是月白色。村里
的大人们晚上收工回家，往背篓里插上
一两棵，趁着晚饭后的短暂空闲，给小孩
编各种动物，那便是村里小伙伴童年时
代的玩具。

母亲给我编了一种类似青蛙的大
肚子动物玩具，这让我玩了一整个晚
上，最后在满意中沉沉地睡去。第二
天，天蒙蒙亮，母亲照例起床给全家人
煮一大锅玉米粥。母亲起床时从我手
中扯走那个青蛙玩具，她给青蛙肚里灌
满了大米，便把“青蛙”滑进了翻滚的玉
米粥里。“青蛙”在玉米粥里翻滚，看着
有些惊心动魄。

这是我上学时吃到的特别的早饭。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米多么珍贵啊，
这顿营养早饭一周能吃上一回就不错
了，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微不足道，但是
放在以前，这顿早饭足以夺走全家人吃
米饭的机会。我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有些
生硬的冬葵饭，近似于壮族“三月三”吃
的糯米饭，嚼起来有淡淡的植物清香。
当时的我全然觉察不到家人们偷偷地咽
着口水，包括母亲。

这种植物并不叫冬葵，学名叫蒲葵，
通常在夏季就能采摘其叶，而不是冬季，
尽管如此，村里的人还是习惯将其称为

“冬葵”。
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了冬葵饭的

意义。当年，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甚至
更多。而大米仅有珍藏在母亲床底下的
一个小陶罐，如果要给全家人吃上一顿
米饭，那是不可能的。而小孩要吃米饭
补充营养，怎么办？只能用冬葵饭来弥
补这一生计难题，大人或哥哥姐姐趁机
咬上一小口，浅浅地品尝米饭的软香就
知足了。

记得有一次，母亲带我回外婆家，临
走时，亲戚偷偷塞给母亲一只冬葵饭，母
亲呆呆地不肯离开，因为她看到亲戚家
的小孩正盯着她口袋里的冬葵饭。亲戚
赶忙推着我们回去，母亲一路唉声叹气，
回到家后，更是躲进房间里抹眼泪。母
亲难受的原因是，她竟然拿不出一只冬
葵饭给亲戚家……

尽管时代的遭遇是每个人都无法避
免的，滚滚洪流之下，长辈们坚毅地张开
他们瘦弱的双臂，给我们的童年和家庭
庇护出一丝丝温情，在凛冽的寒冬里，我
们仍能窥探到石缝里的绿意与生机，春
暖与希望。

冬葵饭
覃 雄

像一壶清茶，又像是一幅水墨或素
描，古镇两江的秋天来了。古镇周边阡
陌纵横、四通八达，堪称桂北古村落标
本典范。

两江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
市临桂区义江下游，河湖塘渠星罗棋
布、不旱不涝，远离沙尘暴，亦不受台风
肆掠。行走于两江镇的街巷村落，特色
工艺、吹拉弹唱，上了年岁的榕樟井坊
应有尽有；传统美食马蹄糕、水糕、牛红
炒河螺等更是令人垂涎欲滴，其中尤以
米粉酒远近闻名。

千百年以来，古镇一直是出入永
福、融安、融水、灵川、龙胜的交通要道，
商贸交易辐射到湖南、广东、福建等
地。这里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打造了
诸多远近闻名的品牌，如铁器加工、木
材家具、成品衣物等。早上十点前，你
可以在作坊里亲眼见到制粉过程，细长
雪白的粉丝从榨机里压出，缓缓落入锅
内的沸水中。食客们用粉汤作锅底，沉
入新鲜的猪、牛下水，三五好友围坐，推
杯换盏、不醉不归，“围桌”是米粉酒的
传统食法。

古镇的一切皆朴实无华。“五朵梅
花”非为梅，而是五棵古樟作梅花状分
布。夏秋季节，附近居民竖起遮阳伞，围
坐小圆桌饮酒猜拳，谈天说地。古樟百
孔千疮，皱皱巴巴的根枝，叶并不茂密，
树干粗多细少。一夜落叶，满地青黄相

间。裹着棉被躺床上似睡非睡，万籁俱
寂，耳边只有环卫工人清扫樟叶的沙沙
声，悠闲舒适、心旷神怡。环卫工人是位
略胖的妇人，善言健谈，每天往返固定的
街巷，将落叶归拢、撮装、运送。

某年冬天清早，古樟硕大的根部莫
名起火，烟雾弥漫，闻讯赶来的居民几
经周折才将火扑灭。古樟经此一劫，失
去活力，不久，幼榕取而代之；又不久，
市场迁移异地，但“五朵梅花”仍人声鼎
沸，依然是谈天说地好去处。我的居室
位于“五朵梅花”旁，透过阳台的花木，
可以看到百米外的运动场上，三三两两
的中老年男女，赤膊短裤跳跃，或奔跑，
或引体向上……

古镇饱经沧桑，堪称军事重镇。唐
乾符六年，黄巢义军挥师南下攻占桂州
（今桂林市），附近瑶民汇集到古镇附
近，拟开赴桂州与黄巢义军会合，团练
使于向自恃有数千武装，双方在都狼山
激战。最后，义军诱敌至落阳坡，将其
重重围困，于向重伤身亡。民国十四年
十月，广西军阀沈鸿英与侵扰广西边境
的云南军阀唐继尧，集结残部占据桂
林。为统一广西，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
参谋长白崇禧，率部在渡口与沈军交战
获大胜，毙敌两千多，俘敌七百余人。

古镇现存有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故
居。义江西岸的中学，是前广西省立
桂林师范，文化名人丰子恺曾任教此

校；校园内，代总统夫人郭德洁亲手种
的罗汉松，依然郁郁葱葱。古镇有丰
子恺的住所两处，除中学校园外，数千
米之遥的畔塘岭村亦有一处。主人姓
谢名四嫂，儿子从军后改嫁邻村。每
天早上，丰子恺安顿好老人和小孩后
离开家，沿着小路，穿过田野、松林，从
城古渡上岸到义江西岸的中学，为弟
子们授业解惑。

古镇原有水井颇多，或方或圆，自
来水覆盖镇区，尤其是规模化、城镇化
进程加快后，古井日渐减少。县道东侧
不远处的林木下，尚存有古井，碑文曰：

“下墟井。”左右有对联，上曰：“神龙施
玉液赐福一方众生同敬仰。”下为：“古
井溢琼浆得天独厚百姓共珍惜。”方方
正正的下墟井，青石铺面，水清见底、冬
暖夏凉，用水分四级：先饮用，后洗菜，
再洗衣，再洗猪牛饲料。

秋天如约而至，气温渐凉，古镇理
发铺成为居民谈天说地的好去处。理
发铺规模略小，只有手摇抽水、长沙发、
理发椅等基础的用具，但来客三六九
等、天南海北。偶尔碰到供水设施维修
时，我会舍近求远至千米外的下墟井挑
水，权当锻炼身体。

秋天已至，气温渐
凉。一路走过，身边有
黄叶轻轻落下，衬得古
镇更加安宁。

秋雨消酷暑，暮夜里露珠凉，清晨的
风也凉。薄被遮腹而眠，正是好睡酣梦
时。

阵阵秋风把雁鸣声从天上送来，惊
梦醒，披衣起，临窗看，北雁行行南飞，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
楼”，客居之人听着嗷嗷雁鸣，最是思念
家乡。

秋天不似春天，春雨料峭，连日不
开，烟波江上使人愁。不似夏日，焦金铄
石，赤日炎炎似火烧。也不似严冬，寒风
惨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秋天秋风萧瑟，黄叶垂枝，落一叶而
天下知秋。犹如人之中年，晨临妆镜，白
发侵鬓，斑纹渐生，感慨之余，梳头又落
发纷纷，使人心头不觉黯然。因此古往
今来，伤秋悲秋之诗大都为中年以上的
人所作，以秋喻己，以秋喻心情，吟来甚
是沉闷，令人掩卷太息。我今也渐渐老
矣，于此朗朗明月在天，银光铺地的仲秋
之夜写秋，唧唧秋虫之声在耳，也觉心中
的黄叶斜斜而落，飘洒一地。

唐王勃在其《滕王阁序》中写的秋景
可谓不世之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
共长天一色”。读来令人叹为观止，一幅
生动的画卷铺展开来，叫人心情与秋水
长天一样悠远，也似落霞渐暗孤鹜远去
般悲凉。此时的王勃年仅二十五岁，虽
不是中年，此文却写得老辣沧桑。有人
说其年纪虽然不大，心态却已老，因而早
夭，写此文的第二年即逝，我认为这不过
是巧合罢了，只是惜哉一代英才。

秋韵无限，收获了秋田那片喜悦的
金黄，却写不尽秋山秋水秋雨秋风。秋
思难尽，虽然已经把心念系在鸿雁的翅
膀带去了，还是要把未尽的情意喃喃诉
说，寄托在仰望的明月之中。月月月中
月儿圆，四季之中让人心生团圆之期盼、
相思之寄托、爱情之渴念的唯有这中秋
之月。因中秋之月生出多少对往事酸酸
甜甜的回忆，因这月儿留下了多少让人

感慨不已的爱情故事。
我刚刚懂事之时，也是在这样的秋

之夜，和童伴仰首望月而行，我走月亮也
走，快走慢走月亮都笑眯眯的跟着，现在
有歌唱道，“月亮走我也走”，不是的，是
月亮跟着我走呢。

那时候，我仰脸问母亲，月亮为什么
跟着我走？母亲望望月亮，她也不懂，抚
着我的脑袋不回答，问烦了，母亲只得说
小孩子不要闹大人，长大后你就知道
了。这是我初识事朦胧之问，可惜没读
过书的母亲回答不出来。

如今我早已长大，想想要是有小孩
问我，月亮为什么跟人走？我虽然读过
书，但也只能像没读过书的母亲一样，叫
小孩子不要闹大人，因为我至今也不去
想月亮为什么会跟着人走。

后来，我一年年地长大了，母亲也一
年年的给我讲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
捣药和很多美丽的和月亮一样遥远的故
事，为我吟唱“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是在“轻罗小扇扑流
萤”的秋夜，坐在母亲身边，聆听母亲述
说月亮的故事长大的，每个人说起童年，
湿润泛光的眼瞳里都闪着母亲的影子，
每个人说起中秋之月，都会想起母亲的
慈祥，特别是远离家乡的人和像我这样
母亲已经逝去了的人。

长大后，才知道古往今来，在这个秋
风落黄叶玉盘悬中天的晚上，有多少人
身在异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千
古乡思总是在今夜叫人断肠；才知道自
古以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银光之下有人拥月笙歌，
舞步婆娑，醉生梦死。也有人抛妻弃子，
负笈他邦，望月悲凉；才知道相思的时
候，只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用
心把满目的泪水和杯中的苦酒拌合，把
思念灌醉，哀歌吟唱；才知道自己一生一
世对中秋之月有千丝万缕割舍不下之
情，点点滴滴在心，永生难忘。

秋月寄相思
杨群修

古镇秋韵
莫喜生


